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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以蘇軾所生命出的超曠生命美學為研究焦點，試圖剖析蘇軾整個超

曠生命的內在實質。筆者由向來困擾著中國士人的三大生命觀點（物我觀、窮達

觀、生死觀）切入，析出蘇軾對於生命的整體觀想與詮釋進程，進而總結出，蘇

軾超曠生命的完成，是建立在多維面的「人生如流」之思考此一基本走向上的，

亦正是基於此一基本走向，蘇軾的生命方能激盪出一種無所不在的融入與無所不

在的超越之特質，而蘇軾超曠的人生觀想，即是在此種飽含著高度哲理與悲憫情

懷的內在實質中，展現出它獨具的特殊性。 

 

 

 

關鍵詞：蘇軾  超曠  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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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將廣大的「生命哲學」放在個體的位置上即為「人生觀」，而人生觀通常形

成於在生命歷程中，對生命提出質問、反思進而對生命之價值、意義的重新認定

之後，也就是說，個體對生命之觀想的行進脈絡一旦確立，個體對生命的觀想將

導引個體「人生觀」的建立，而當個體對生命的觀想凝結為獨屬於他個人的生命

觀點時，這個觀點更將進一步左右他未來的人生，成為其生活中不能缺少的生命

指標，而這也同時是此一個體得以能於實存界中繼續前進，成就其個體之生命意

義的基本前提。由此可知，生命觀想與生命歷程的息息相關，將使個體一旦採取

不同的生命觀點，便會有不同的生命歷程、生命結晶與之相應，換言之，那些從

生命裡提煉出來的輝煌，都必然有著一個實實在在，不容忽視的源頭––對生命

的觀想，因此透過對生命源頭的探析，將有助吾人對任一個體所存留下來的無限

性的生命及其價值做出更適切的把握與詮釋，當然這其中也包括了對蘇軾文學的

詮解。 

蘇軾做為一代文豪，人們貫於理所當然地將焦點聚於其詩詞文章中，來討論

他生命所成就的輝煌，也因此，其中促成此輝煌的源頭就明顯地被忽略，然而事

實上，他對生命的觀想所帶出的高邁而超曠的文化人格，其實正是他在文學上得

以有如此成就的主因，同時也是他在千百年後仍能令文人學士為之傾倒，升斗小

民為之崇仰的一大原因，此點吾人由宋王辟之《水燕談錄》之言即可看出： 

 

子瞻文章議論，獨出當世，風格高邁，真謫仙人也。至於書畫，亦皆精絕。

故其簡筆，才落手即為人藏去，有得真跡者，重於珠玉。子瞻雖才行高世，

而遇人溫厚，有片善可取者，輒與人傾盡城府，論辨唱酬，間以談謔，以

是尤為士大夫所愛。1 

 

以上之論恰恰正揭示了蘇軾魅力之所在，不僅在超卓的才學，最重要的還在溫而

                                                 
1 梁廷《東坡事類》卷 12，台北，廣文書局，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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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品格，高而不狹的生命格局上，也正是基於此，東坡之魅力才能披靡萬代，

歷久不衰。東坡的這種魅力，一如文前所說，是導源於其自身對生命之觀想的，

之後再進一步的發光發熱於文學領域中，也就是說他在對生命進行反思之時，同

時塑造了其生命質性與文學風格的一致性，此點歷來多有論者發覺，因此同時以

「超曠」二字來形容蘇軾之文學風格及其生命人格，如「和婉中見忠厚易，超曠

中見忠厚難，此坡仙所以獨絕千古也。」2「東坡心地光明磊落，忠愛根於性生，

故詞極超曠，而意極和平。⋯蘇、辛二家各自不同，後人無東坡胸襟，又無稼軒

氣概，漫為規模，適形粗鄙也。」3等，由此可見，「超曠」乃蘇軾整個生命所

呈現出來的質性，向來即為人所公認，而事實上，由反面說之，吾人如綜觀整個

中國文學史，能以「超曠」稱之者，除蘇軾外，自亦難作第二人想。然而可惜的

是，僅管前人曾察覺蘇軾文學及其生命情調有其一致性，卻鮮少將注意力置於創

造出此「一致性」的源頭––生命之觀想來進行剖析討論。源頭的混淆，勢必影

響對其成就之內涵的把握，筆者以為這是許多論者在考察蘇軾詩詞時，以「超曠

╱非超曠」二者分之的原因，針對此點，筆者亦不得不質疑，此種分法是否容易

將蘇軾的整個生命所營造出來的美境，帶向支離的破碎之路。然若吾人能由源頭

探看，了解到蘇軾的「超曠」並不是心頭空無一物的曠然，更非出於世間、歸於

空寂的超離，他的「超曠」是如前文所言，是由對生命的反思與質問而來，同時

保有著屬於其自身特殊的內在實質與獨創性時，或許吾人即能在「超曠╱非超曠」

間，做出圓滿的連結。因此本文所欲討論與揭露的，正是蘇軾之超曠的內在實質

與特殊之處4，以下筆者將由蘇軾對生命之觀想的基本脈絡之說明，做為論述之

始。 

一、 人生如流 

 

蘇軾自小即具備了中國文人的理想與壯志，然而此一理想壯志，從御前的慷

慨陳詞、落筆萬言，到走向生活、接觸現實，其中充滿了惆悵、委曲與轉折，嘉

                                                 
2 吳蘅照《蓮子居詞話》卷六 轉引自  鄒同慶，王宗堂《蘇軾詞編年校註》附錄二，北京，中華
書局，2002.9，頁 1117。 
3 同上註。 
4 礙於篇幅所限，筆者於此將不再處理蘇軾文學裡的超曠風格，而是希冀先以此文架構出對蘇軾
文學之超曠風格考察分析的一個基點，因此論述是以蘇軾對生命的觀想為主，而不述及其文學中
「超曠」和「非超曠」之間的連結，或者連結的方法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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祐元年（1056年）冬天，蘇軾一人在茫茫驛路上，人生幻變無常的思緒將他緊

緊纏繞，其時路過澠池，見及五年前與子由經此而於壁上所題之詩已然剝落，不

禁發出慨歎。這令我們想起，千百年前孔子亦曾於潁川之上發出「逝者如斯夫，

不捨晝夜」的嘆息，千百年後，蘇軾於澠池竟回應似的也發出了相似的感嘆，嘆

聲源源，浩於太空，其中所表現的都是個體在對於生命之把握的同時，卻需面對

生命情境與其所欲把握者相衝突時的思維。東坡之嘆與孔子之嘆一樣，並未就此

隨風而逝，他順應著自己的情思，寫下「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

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

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5一詩，此詩中，蘇軾以「雪泥鴻爪」喻指往事陳

跡，而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

題。」拉大時空的溟漠感，營造出人生其實是一種長長流程的形象，從中表現了

對人生流程裡的偶然與無定的感慨，最後則以「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

嘶」做結。整首詩的表面結構，從前文的人生比喻，到文末的實際經驗之回應，

彷彿是從感嘆出發又回到感嘆，但是從另一角度觀之，此詩其實隱含著兩重意

義。首先，蘇軾在此詩中，將人生看成一種流程，基於流程的流動性，生命必然

內蘊著無常的無奈，然而同時也因為此一流動性說明了人生永遠是一種前行的態

勢，因此「困」「溺」在人生中就都成為無意義的生命消耗，在這裡，蘇軾其實

已以其理性思維，暗藏了一股不需溺於當下的提升意涵。其次，他亦同時表達了

對人生實存意義的肯定，因為，唯有在每一當下均認真付出，亦不過份執著的生

命，才能在情感與理性的並用下，發出不失於粗淺浮泛的人生如流之嘆。而此一

對「人生如流」的認識，在往後的日子裡，處處並巨大的影響著蘇軾，當他的人

生中有所波瀾，「人生如流」的多維面思維，都將他導向一種更為開闊的生命境

界。例如他在罷徐州之時曾吟出「別離隨處有」這種參雜著無常與無奈的情思，

而在黃州則以〈和王晉卿〉一詩：「先生飲東坡，獨飲無所屬。當時挹明月，對

飲三人足」說明了他承認苦難，同時亦超越於苦難之外的曠達，蘇軾的人生觀、

蘇軾的生命所展現出的質性與魅力，都是在這種人生如流的基本脈絡之下建立

                                                 
5《《蘇東坡全集》卷 1〈和子由澠池懷舊〉上冊，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頁 2。（以下

蘇東坡全集除另有說明外，均以此版為主，不再標示）。 

 



蘇軾超曠之生命觀想及其內在實質析探 
 

 - 21 - 

的，透過此一脈絡，蘇軾在四十年仕宦的坎坷裡，體現出了獨屬於他自身的超曠

之生命，然而他對生命觀想的基本脈絡，是如何從初始的「應似飛鴻踏雪泥」、「鴻

飛哪復計東西」衍而成為其圓潤的，充滿於其生命中的人生態度的呢？這其中形

成的曲折、內涵的厚實和特出之處，筆者將於下文由較具體的，蘇軾的三大人生

觀（「物我觀」、「窮達觀」、「生死觀」）的剖析來進行說明。  

 

二、 物我觀 

 

如果說所有的存在均來自「差異」的存在，那麼所有的存在就都是一種「差

異存在」，換言之，所有個體生命的存在，必然的也就都來自一切與之相異的關

係中，如此一來，物與我、主體與客體間相互的存在方式，就成為生命之真實存

在裡，第一個必須面對，也是終其一生都得不斷思考調整的課題。一般而言，主

客體的存在方式可概分為二種，一種是對立，另一種則是融合。對立的存在方式，

通常使主體與客體處在拉拒、衝突的緊張中；而融合則是在消除主客體二元的思

想後，達到主客統一、物我為一的狀態，蘇軾的物我觀，大部份體現了後者的存

在方式，然而卻又有其獨特性，以下分「物我為一」及「物我理一」二方面來加

以說明： 

（一） 物我為一 

 

    物我為一即主客合一，是一種主觀的心靈境界，通常是在消除了個人的欲

望、泯滅主觀之妄見、解消二元思維後，所呈現的萬物一體的渾然之境，那往往

是一種為大千世界所包圍，而能使人感受到忘憂之樂、忘懷之適的浩渺狀態。蘇

軾的「物我為一」之樂，主要即繫於此種反觀自省，而對主體之智識、成見等加

以泯除的先決條件下。因此蘇軾遂能於其理想的藍圖裡，多方面形象的塑造此浩

渺狀態之面貌，而在實際的生活中，亦能充份體現此中精神之自由超脫的滿足愉

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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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6。東坡的物我觀，最初即起

自良好的反察理性中，他認為，人的欲望向來無窮，然而物對人的滿足卻必然有

盡，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主體總以其自身的好惡利欲為出發點，以判定客體之價

值，那麼所有與其相對的客體，就沒有真正美好的時刻，而主體在這些基於自身

好惡的取擇中也將迷失本真。一如他在〈江子靜字序〉中所直言的：「合我則喜，

忤我則怒，是喜怒繫於事矣。耳悅五聲，口悅五味，鼻悅芬臭，是愛繫於物矣。

以眇然之身，而所繫如此，行流轉徙，日遷月化，則平日之所養，尚能存耶？喪

其所存，尚安明在己之是非與夫在物之真偽哉？」7。其實細究本真之迷失，主

要乃主體受惑於世俗中既定的禍福良窳之見，及好好惡惡的本性所致，它們使人

慣於於物之內斟酌量度，而無法於物之外遊賞，這就使得客體與主體的共存方

式，永遠處在拉拒對戰中，因物的好壞繫於人之好惡，然而人各有異，好惡亦將

因時空而有所差異，如此則不論客體之美善如何，主體必當長期處於「美惡之辨

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的矛盾狀態中，這麼一來「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

者常多」。東坡因此認為，唯有在與「物」的相處中，放棄「我」的執著，以一

種平等的態度，來看待感受物，「游於物之外」而不「游於物之內」，不擇物，不

留意於物，如此方能無所往而不樂，蘇軾後來所寫的〈六一居士傳後〉即是以此

一物我觀為基點，以簡潔而深入的筆觸，重新闡述客體與主體的關係與共存方

式。事實上，東坡對物我關係的思考，即是一種發為理論的物化觀，在這裡，他

並未如莊子般，將我們帶入與物歸化的自由之境，但卻實在奠下了自由境界之可

能的基礎：所有融合而一的境界，都是在消解物我二元之後，才有可能觸及。蘇

軾「物我為一」的觀點，自由閑適的境界與理想，都是由此發展出來的。 

 

蘇軾對於主客冥合而一的理想藍圖的刻畫，在他的〈睡鄉記〉中有最形象的

呈現： 

 

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

痛札癘。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萬事，蕩然不知天地日月。不絲不穀，

                                                 
6 《蘇東坡全集》卷 32〈超然臺記〉上冊，頁 349。 
7 《蘇東坡全集》卷 8〈江子靜字序〉下冊，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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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臥而自足，不舟不車，極意而遠遊。冬而絺，夏而纊，不知其有寒暑。

得而悲，失而喜，不知其有利害。8 

 

除了〈睡鄉記〉外，東坡在〈醉鄉記〉中，更重覆描寫了類似的理想境界： 

 

醉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岸，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

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

風飲露，不食五榖。其寢于于，其行徐徐。鳥獸魚鱉雜居，不知有舟車器

械之用。9 

 

相似情境的重覆抒寫，顯見東坡對於無機、無欲，與萬物歸化之生活境界的強烈

嚮往，然而理想世界與現實生活之間，往往都有著衝突的本質，蘇軾所面對的現

實與理想，自然地也不在此本質之外。他在〈睡鄉記〉塑成的幽美情境中嘆道：

「予也幼而勤行，長而競時，卒不能至，豈不迂哉？」，從理想回歸現實，東坡

認為自己向為世事所羈，因此無法達至此一化境，然而當他再次以〈醉鄉記〉描

繪理想之境時，我們發現，東坡對於此一自由超脫的精神境界，已經由昔時困於

世俗的無奈與嚮往，轉變為主動的追求，他說「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

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余將遊焉，故為之記」。對於理想境界的追求，使

蘇軾得以從現實人生跨足至美學人生，更使其在面對苦難的同時，精神仍保有著

無入而不自得之悠然適意。 

 

    蘇軾現實人生中的「物我為一」之境，實際的具現了其理想藍圖裡的輕淳之

美。東坡的「美惡在我，何與于物」的物我平等觀，體現在貶惠期間所作之〈擷

菜并引〉裡，他在引與詩中，均描繪了其於「過份簡單」的生活裡所感受到的滿

足適意，相較於何曾之類重視奢豪華侈的大部份「俗」人來說，此作深刻的說明

了物與我之間的平等互融，確能促使東坡在處於或面對任何「微物」之時，均可

尋出其中的美善，獲得無上之樂趣。其引云： 

                                                 
8 《蘇東坡全集》卷 11〈睡鄉記〉下冊，頁 378。 
9 《蘇東坡全集》卷 11〈醉鄉記〉下冊，頁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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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借王參同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過子終年飽飫，夜半飲醉，無以解

酒，輒擷菜煮之。味含土膏，氣飽風露，雖梁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

而更貪耶？10 

 

其詩云： 

 

      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 

 

實則，肉勝於菜，向為世人之價值觀，東坡於此破除附著於主體之上的世俗之見，

已然為主客冥合的實踐，而隱含於詩作中，卻又觸處可見之「樂」，想當然即為

此一化境所能予人的自在適足。另一方面，蘇軾亦以其游於物之外而不游於物之

內的思維，養成自身的曠達情性，而於折挫中安於境遇，甚至是巧於居貧。我們

知道，東坡在貶謫期間，即便曾對世事有所絕望，但他卻總能夠快速地由某種凝

滯中自拔自釋，他在與圓通禪師的詩中，如此自剖道：「謫居窮僻，⋯自絕祿廩，

因而布衣蔬食，於窮苦寂淡之中，卻粗有所得，未必不是晚節微福。」，而其傑

作〈東坡〉一詩更言： 

 

      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莫嫌犖确坡頭路，自愛鏗然拽杖聲。

11 

 

以禍為福、以失為得，並安然自適於其中，是蘇軾「人生如流」的思維脈絡的展

現，而此種徜徉於苦難中的超然，透過「物我合一」之境的實現，更形豐美了其

基礎思維中，生命需向上提昇的內在蘊涵，以及向上提昇的力量。 

 

（二） 物我理一 

 

    蘇軾向來慣於將物之理與生命之理做比附對照，他認為物與我的存在，其中

                                                 
10 《蘇東坡全集》卷 2〈擷菜〉下冊，頁 62。 
11 《蘇東坡全集》卷 13〈東坡〉上冊，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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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長變化的本質是相通的，一如「飄風不終朝，驟雨無終日」，東坡據此而以為，

生命也不可能永遠都在谷底，永遠充滿荊棘，這種互相的比照依循，就是東坡「物

我理一」的思想，此一思想，對東坡生活中種種的挫折和困苦，起著淡化、消解

的功能，使其因此而能於物中尋美善自樂，達到物我合一。另一方面，「物我理

一」亦令東坡了解到，常理的因循變化是一種必然，那麼生命流程裡的坎坷與順

遂相參雜，也是一種必然，這種必然讓他對當下與未來的人生，始終保持著曠達

的態度與不滅的信心。他雖曾在〈水調歌頭〉中以「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

缺」肯定物理與命理此一缺憾的永恒性，而在〈穎州初別子由〉中也以「離合既

循環，憂喜迭相攻。」敘寫生命流程中必然的悲哀，但是他在黃州的謫居歲月裡，

卻也能在見著溪水西流的奇景時，高唱出「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

休將白髮唱黃雞」12的自信曠懷。換言之，蘇軾的「物我理一」，是將人生視為

一個長長的流程所呈現出來的結果，在蘇軾的詮釋下，這個流程與宇宙中自然事

物的流轉相同一，消長變化乃其中不易之理，因此，他的生命雖起於當下，但他

卻不曾於當下滯凝，主要即因為，東坡總是將「當下」置於如流的運程中觀看，

從而自人世的離合、禍福中超越而出。 

 

    名篇《赤壁賦》中有一段話，同時具現了東坡「物我合一」與「物我理一」

的物我觀，其道：「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

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

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13，河水的逝去，與月之圓缺的回環往覆，

這些自然現象，如果從「變」的角度來看，天地之間無時無刻都在變化，但若摒

棄慣常的觀察角度，而將之置於存在的內核來看，不管是主體生命或客體之物，

所有的存在都會是一種無窮盡的存在。換言之，主體生命之存與客體物理之存，

二者存在的道理都是一樣的，在一般的眼光中，總是有盈有缺，有回歸也有逝去，

然而當主體轉換其觀察角度，捨棄成見不再以我觀物，亦不留意於物，主體就會

發現物與我之間均為實存的本真共相。 

                                                 
12鄒同慶，王宗堂《蘇軾詞編年校注》〈浣溪沙‧山下蘭芽短侵溪〉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2.9，
頁 358。（以下蘇東坡詞，均以此版為主，不再標示）。 
13 《蘇東坡全集》卷 19〈赤壁賦〉上冊，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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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蘇軾的物我觀是「物我為一」與「物我理一」的總合呈現，如果

說「物我為一」的平等融合觀，使蘇軾的生命保有自我提昇的主動力量，令其於

風雨蕭條中仍能順適如常，不至被客觀所制約，那麼「物我理一」觀，在某方面

即提供「物我為一」觀一個充份的理性基礎，此一基礎使蘇軾的人生，在超越中

不至徒然的走向委運任化、寂靜虛無，而是將入世與出世，情感與理性，統合在

絕佳的適性狀態上，既珍視主體之價值，亦肯定生命價值之實現的可能性，在如

流的生命思維中，蘇軾確立了物我和諧的共存之道，同時也將物我的和諧納入他

對生命觀想的內在實質之中。 

 

三、 窮達觀 

 

儘管蘇軾自幼即濡染於儒家，儒家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一語，

亦令蘇軾於達時確有澄清天下之志行，但卻未使蘇軾在由達轉窮時能僅安於自身

的情性修養。即便任誰都無法否認，不論在窮時或達時，蘇軾皆是善於善其身的，

而其所「善」出的文化人格，更具備著某種足以跨越時空的感召力量，然而，終

蘇軾之一生，「獨善其身」卻從未於其生命中實現過。這其實是因為蘇軾對所謂

的「窮」「達」有著屬於其自身的觀省和理解，而從據此而建，且不依於俗的窮

達觀中，吾人自可見出東坡對人生思考的深度與厚度。以下分由「達」的思考與

「窮」的超越兩方面進行論說。 

 

（一） 「達」的思考 

 

蘇軾的窮達觀與他大部份的人生思考一樣，成熟於幾經的磨挫之後，但是他

對於一般世俗意義中的「達」的思索，卻是早早就開始了的，並且歷經了幾番轉

折的過程。〈夜泊牛口〉一詩，是青年蘇軾二十一歲時與其父、弟赴京途中之作：

「朔風吹茅屋，破壁見星斗。兒女自咿嚘，亦足樂且久。人生本無事，苦為世味

誘。富貴耀吾前，貧賤獨難守。誰知深山子，甘與麋鹿友。置身落蠻荒，生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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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陋。今予獨何者，汲汲強奔走。」14詩中，蘇軾在升斗小民樂而忘貧的生活裡，

反觀汲汲於仕祿之求的自身，從中引發了其對於「富貴／貧賤」、「樂／苦」二

組相對意義的思考：如果說富貴的生活必與快樂相鄰，何以有君子甘於隱居深

山，僅與麋鹿相友；如果說貧賤與苦痛必不相離，何以在破壁能見星斗的茅屋中，

人們仍能樂於其中而不以險憂？那麼富貴是否不必然可樂，貧賤是否亦不必然為

苦呢？如此，苦樂的根源何在？何以為苦又何以為樂？「今予獨何者，汲汲強奔

走。」富、貧、苦、樂連結之不必然性的發現，以及對苦樂之源的疑問，使蘇軾

於反視之際，不僅產生了對自己於此現時勉力奔走的目的與意義之質疑，更進一

步觸發了其對生命價值的叩問，而在進退出處上表現出一種矛盾的二重心態。這

是蘇軾對「達」之思索所跨出的第一步，表現了他對「達」之世俗義的質疑傾向，

然而這只是蘇軾在未進之時，對窮達的歷史性想像，入仕後，現實的衝擊、新法

人士的排擠、仕途上的多重限制以及有志難伸的抑鬱，更加深了蘇軾對人生種種

的困惑以及出處進退的矛盾。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蘇軾赴臺獄，出獄後，

他寫下了〈秋懷二首〉，其二云： 

  

      海風東南來，吹盡三日雨。空階有餘滴，似與幽人語。 

念我平生歡，寂寞守環堵。壺漿慰作勞，裹飯救寒苦。 

今年秋應熟，過從飽雞黍。嗟我獨何求，萬里涉江浦。 

居貧豈無食，自不安畎畝。念此坐達晨，殘燈翳復吐。15 

 

紀昀以為詩中的「不安畎畝」句，實為人不肯道語。人不肯道而蘇軾道之，從中

可見的即其清醒之自審意識。然蘇軾的自審雖由己出發，實質上卻不在單純審

己，他先前對「達」之世俗義的質疑，促使其將自己置於更深刻的歷史層面上，

從集體生命的角度，對自己的行為方式，甚至是對歷來文人士大夫的行為範式進

行拷問。他以為，自古以來，儒家倡導「學而優則仕」，士人們則在此一觀念的

洗禮下，為入仕而「萬里涉江浦」，汲營於世間，姑不論淑世之理想是否與現實

中之行止相符，但是在這許多追尋範式的背後，或許都不能避免的導源於一種不

                                                 
14 《蘇東坡全集》卷 1〈夜泊牛口〉下冊，頁 14。 
15 《蘇東坡全集》卷 4〈秋懷二首〉上冊，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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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於畎畝，不安於飽食的慾念；更進一步的，蘇軾發現，自己昔時對於仕進的追

尋，其中似也蘊含了此種不自安份的貪念。清醒的自剖與反思，令蘇軾猛然驚醒，

終而自仕進之達必為樂的世俗成見中裊然逸出，此時東坡整個人生思考的核心，

對生命價值的認定，已經有了全新的轉向。他在稍後的《次韻答章傳道見贈》一

詩中，即以以上對「達」之世俗義的質疑和認知為基點，在「通過歷史與現實的

比照、情感與理性的交織，揭出人生之無奈與求仕求名之可悲」16後，對傳統之

價值觀作了最大膽的顛覆，並從而找到其生命意義之所在。他以「下士沐猴冠，

已系猶跳驟。」與自己的仕宦生涯相對照，「嗟我昔少年，守道貧非疚。自從出

求仕，役物恐見囿。」指出士人人格因仕宦場域而扭曲變態、人的主體性亦因之

受外物名利奴役的可悲。並以「欲將駒過隙，坐待石穿溜。」「坐令傾國容，臨

老見邂逅。」說明對於仕進的執著與等待，就有如將白駒過隙般的短暫人生，浪

費在千百年方可成就的滴水穿石上，即便等到了，意義也已不在，一如原本傾國

之顏卻在花凋委落之時方見邂逅，所得的絕不是君恩，而是對人生的無奈與無力

而已，換言之，對於世俗所以為之「達」的過份執著與等待，不過是生命無意義

的消耗，與其如此坐待白首，不如拋卻見用與不見用的負累，尋找主體的適樂，

取回主體的主動權。把握主體，實踐真我，才是「達」的真正意義所在，在這裡，

蘇軾對自身主體性的珍視以及對個體之順適愉悅的重視，成為其對生命價值之重

新尋解的指標，他在〈日日出東門〉一詩，即如此深刻而又輕盈的說道：「日日

出東門，步尋東城游。城門抱關卒，笑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意

適忽忘返，路窮乃歸休。」17 

 

    總言之，蘇軾對於「達」的思考，其實就是對生命價值的重新省思，同時也

是其對人生如流之基本思維脈絡的重新確認，而此一省思歷經了對世俗所指之

「達」的認同、矛盾、質疑與顛覆等既長且廣的思考歷程，此中卻無一不與主體

的恬適安樂此一訴求相連結，最終，東坡認為，所謂的「達」並不在於仕進與否，

而應建立在對主體的認識以及主體情性的順適上，這表現了他對基本脈絡的真正

                                                 
16 張惠民、張進《士氣文心：蘇軾文化人格與文藝理想》，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2，
頁 203。 
17 《蘇東坡全集》卷 13〈日日出東門〉上冊，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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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而與此同時，「物我觀」這個以實現真我為目標的美學意念，也在其生命

中開始展現出它的影響力量，蘇軾在後來的元祐三年（1088）高居翰林學士、知

制誥兼侍讀時，所作〈哨遍〉（睡起畫堂）一詞，最足以說明這種影響力量產生

的結果，以及他對「達」之思考的總結：「君看今古悠悠，浮宦人間世。這些百

歲，光陰幾日，三萬六千而已。醉鄉路穩不妨行，但人生、要適情耳。」 

 

（二） 「窮」的超越 

 

    蘇軾的詩文詞，向以表現超然曠達的情懷為世稱道，然而除此之外，在翻開

蘇軾集子的同時，應也無人可以避免一種迎面而來的人生空漠之感。「人生識字

憂患始」，聰穎超常如東坡，其人生憂患的遭際，與之後的拔昇飛越，透露出東

坡對此比前人更加沈重而深微的感受和省察。如果說東坡對「達」的質疑與思索，

建構出「達」不同於世俗的超越意，那麼他對人生之「窮」的省思和了悟，則更

帶有了獨創性，形成蘇軾人生道路上，一條涵融了出世之智與入世之悲懷的基線。 

 

    欲了解蘇軾「窮」的超越，首先仍需由其所採的物我觀說起。基本上，物我

觀與窮達觀二者由表層觀之，實屬不同之層次範圍，然對蘇軾之人生思考而言，

二者卻有著相互滲透的密切關係，在上文中，蘇軾對「達」的質疑與顛覆，即是

由對外在成見之摒棄而來的，從中即可窺見整個物我觀在東坡的人生思考中所生

發的作用，而蘇軾對於「窮」的思索與超越，其實主要亦繫於此物我之理的張衍。

在〈醉白堂記〉中蘇軾對韓忠獻的讚美，明白的表現了這一點：「死生窮達，不

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

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

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18泯除外在成

見追尋物我本真的物我觀，在對窮達的思考中以「齊得喪」的面貌出現，成為蘇

軾在苦樂相間的跌宕裡，追求人生解放的一種有力手段，這是蘇軾在遭受現實苦

痛、思想陷入困惑時自我解脫歸於達觀的理論依據。他在黃州所作的〈定風波〉

                                                 
18 《蘇東坡全集》卷 32〈醉白堂記〉上冊，頁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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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聽穿林打葉聲）一詞，其實也就是此一思想於生活中的具現：「莫聽穿林打

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

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19生命本就是有風有雨的，這就像自然現象一樣無可避免，可貴的是如何在風雨

之中，以了然的平常心境，超然物外的態度面對此中幻變，如此則儘管風雨交加，

生命必仍能以「不易其操」的本然態度屹立。 

 

許多主論蘇軾對「窮」之思索及態度的文章以為，蘇軾人格之傑出處，即在

自「窮」中的超越，事實上這並不全然正確。蘇軾對「窮」的省思，儘管一部份

表現在如上「齊得喪」的超越意義上，然而有更大一部份，卻是以「了悟」為基

礎，發展出其對實存世界之回歸的強烈意願。對蘇軾而言，超越之後的回歸才是

一種真正的超越。他曾在〈送參寥師〉一詩中寫道：「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

閱世走人間，觀身臥雲嶺。鹹酸雜眾好，中有至味永。」「靜」與「空」是在「齊

得喪」之後方可達至的超越境，因為「靜」所以可以了知群動聲息，因為「空」

因此可以吸納萬境幻變，易言之，「靜」其實是為了「了群動」，「空」其實是為

了「納萬境」。從其他角度看，不用閱世或許亦可自在的「觀身臥雲嶺」，然而，

蘇軾卻認為，這樣的自在，就像非自眾多酸鹹中才提取而來的至味一樣，此種至

味並不是真正的至味，更不可能永恒，所以遠離了社會世事的超越是無意義的，

並非真正的超越，它所憑添的不過是生命的空虛而已。蘇軾在〈秋陽賦〉中進一

步指出，只有在飽受人間艱辛後，才能真正領受大自然所賜予的樂趣，「公子何

自知秋陽哉？生於華屋之下，而長遊於朝庭之上，出擁大蓋，⋯暑至於溫，寒至

於涼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若予者，乃真知之。方夏潦之淫也，雲烝雨泄，雷

電發越，江湖為一，⋯⋯奴婢喜而告余，此雨止之祥也。⋯方是時也，如醉如醒，

如瘖而鳴。如廔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20一如蘇軾對

人生如流的思考，始終是以對現實的肯認為生命發展之基點，他的窮達觀，包括

了其所建構出的「達」之超越義，以及自「窮」中的超越，也都是建立在此一人

文的社會環境上的，他認為對苦樂窮達的超越，都必須再回歸到此一基點，方始

                                                 
19 《蘇軾詞編年校注》〈定風波‧莫聽穿林〉上冊，頁 356。 
20 《蘇東坡全集》卷 8〈秋陽賦〉上冊，頁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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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其本真，而這樣的思考，恰恰促使蘇軾走出了一條獨創的，全然屬於自己的超

越之路，也展現蘇軾對於生命意義之掌握的主動態勢。 

 

蘇軾在物我觀中，以對物、我思索的所得為依據，將主體生命歷程與物的自

然之理相等同，主體生命之理與物之理之間，實質上具備著某種互相依存的微妙

關係，譬如「飄風不終朝」的物理，令蘇軾始終對未盡之人生，抱持著必然的信

任。從這個微妙關係上講，若說此物我二者之理的連結，是蘇軾跨越範式，完成

其自本在層級中超脫的基礎，那麼在窮達的思考中，此「物我理一」的信念，則

是蘇軾將窮達二者與人文社會連結後，堅持在主體超越的高度上，對本在層級回

歸的動力。也就是說他的回歸，除了部份依於儒家所給予的使命感，有更大一部

份是生發自其思維脈絡的核心處，對「超越」一事的信心與想望，所以蘇軾入世

的悲懷，也因此而表現出在超越的高度上，為世俗尋找另一種超越（此指一般性

的向上提升）之可能的作為，蘇軾人格的傑出處是在這裡，而他對「窮」之思索

的獨創性也是在這裡。這其中所表露的，絕不只是蘇軾儒道合一的思想，還有蘇

軾在幻變中，使終堅持人生如流，因而對事物（包括主體與所有客體）之未來產

生的恒久不輟的信心，以及在實現真我中與現實世界之不可分的重視。在這種情

況下，大部份論者將此本在層級的回歸，全數歸於蘇軾儒家思想的表露，其實是

值得商榷的，因為這樣的判定就某部份而言，忽略了蘇軾回歸時的主體高度與思

想深度，必須知道，本在層級的回歸，並不處在截然的二分狀態中（體道而用儒），

亦不處於回環往覆中（磨難à超脫à現實à更超脫），在當下，它們是二者同時

共在的存在，沒有實質的超越，就不可能有「窮」時的回歸，沒有回歸也就更不

可能有實質的超越。所以說，蘇軾的「出」與「入」主要並不繫於儒、道、佛，

而是隨時處於某種超越狀態的主體本身，換言之，蘇軾在入、出之間，向以真我

之實現為前提，也因此他保有了選擇的絕對主動權，他在〈沁園春〉（赴密州早

行馬上寄子由）裡的「用舍由時，行藏在我。」以及〈雪堂記〉之「吾非逃世之

事，而逃世之機。」都明白的闡述了這一點。 

    蘇軾的窮達觀塑成於幾個思想的轉折後，從質疑、顛覆、超越與回歸一路走

來，最終落實到對個體生命與主體價值的不倦追求，連帶的也影響了其對死生問

題的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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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死觀 

 

    王水照先生以為：「出處和生死問題，是中國文人面臨的兩大人生課題。前

者是人對政治的社會關係，後者是人對宇宙的自然關係，兩者屬於不同的範圍和

層次，卻又密切關聯，相互滲透，都涉及到對人生的價值判斷。」21蘇軾的「窮

達觀」與「生死觀」二者間的同質性，正表現了這種互相涵攝的狀況，他在〈與

吳秀才三首〉其二中說： 

 

      子野一見僕，便諭出世間法，以長生不死為餘事，而以練氣服藥為士苴也。

僕雖未能行，然喜誦其言，嘗作《論養生》一篇，為子野出也。近者南遷，

過真、揚間，見子野無一語及得喪休戚事，獨謂僕曰：「邯鄲之夢，猶足

以破妄而歸真，子今目見而身履之，亦可以少悟矣。」夫南方雖號為瘴癘

地，然死生有命，初不由南北也，且許過我而歸。⋯定居之後，杜門燒香，

閉目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知僕汛掃身心，澡瀹神氣，兀然灰槁

之大略也。22 

 

子野所教之出世間法，不以長生不死為圖，而在悟生命之實相，以破妄歸真，實

是蘇軾以真我為核心之窮達觀的衍伸，更是對生死思考的總結。 

 

（一）  養生延年──生之熱忱與追求 

 

    蘇軾是個文人，他對於生命的熱忱，來自對各種生命能動現象的愛賞，而他

對生命的熱愛之情，亦總容易發於字裡行間，如：「春來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

草棘間。」23又如，「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麤俗。」24，前者所詠乃於嚴

寒早春中義無反顧盛開的梅花，而後者則點出了海棠於野地裡所展現的生命活

                                                 
21王水照《中國蘇軾研究》〈蘇軾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第一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07，
頁 1。 
22 《蘇東坡全集》卷 57〈與吳秀才書〉下冊，頁 361。 
23 《蘇東坡全集》卷 11〈梅花二首之一〉上冊，頁 131。 
24 《蘇東坡全集》卷 100〈記游定惠院〉第 10冊，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頁 5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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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對蘇軾而言，生命是可喜而值得尊敬的，儘管詩文中亦蘊有借物抒懷的可能，

但蘇軾總將世間種種視為生命現象的演示，並從中掘發內蘊加以珍愛保護，卻也

是不爭的事實，而他對自身生命的愛惜，其實也就是這種對生命之愛在己身的具

現。他在早年〈留題仙都觀〉中「真人厭世不回顧，世間生死如朝暮。⋯安得獨

從逍遙君，泠然乘風駕浮雲，超世無有我獨存。」25就表現了某種程度上對長生

不死的嚮往，即便蘇軾並不執著於追求長生不死之道，然而蘇軾對個體生命的珍

視，已可由此見出端倪。 

蘇軾的身體向來欠佳，早在壯年時，即於詩文中道出為疾病纏身的情形：「龍

鐘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惟有病相尋，空齋老為伴。」26中年後，境況與體況

俱下，蘇軾早年對長生的嚮往遂成為其個體養生的指標，這一點首先體現在蘇軾

長年為其所苦的痔疾之療治上，「軾舊苦痔疾，蓋二十一年矣。近日忽大作，百

藥不效，⋯遂欲休糧以清淨勝之，則又未能遽爾。但擇其近似者，斷酒斷肉，斷

鹽酢醬菜，凡有味物，皆斷，又斷粳米飯，惟食淡麵一味。其間更食胡麻、伏苓

少許取飽。⋯⋯既絕肉五味，只啖此麥少及淡麵，更不消別藥，百病自去。此長

年之真訣，但易知而難行爾。」27雖然蘇軾「斷酒斷肉，斷鹽酢醬菜」，最初的

用意是在治療疾病，但是這種清淡的飲食療法，對蘇軾而言亦是長年養生的要

訣，其他如〈書四戒〉、〈記合浦老人語〉中，也屢次提及這樣的養生要法。至海

南後，由於瘴地窮荒對形軀生命的磨挫，使他更是篤行實踐此法，絕慾斷念，甚

至如其文集資料之〈學龜息法〉所載，開始修習《山海經》中所傳之龜息法。不

過在諸多詩文中，最能表露蘇軾對生命追求之熱忱的，當屬〈和陶讀《山海經》

其八〉一詩： 

黃花冒甘谷，靈根固深長。廖井窖丹砂，紅泉湧尋常。 

二女戲口鼻，松膏以為糧。聞此不能寐，起坐夜未央。28 

此詩主要以出自《抱朴子》中三則長生的傳說組成，詩中指出藉著食用混有菊花

的山谷水，摻有丹砂的井水和松脂等，可以達到養生延年的功效，儘管這些無事

實根據的傳說並不盡然可信，但當蘇軾聽聞之後，卻難掩其喜悅之情，竟至於「聞

                                                 
25 《蘇東坡全集》卷 1〈留題仙都觀〉下冊，頁 15。 
26 《蘇東坡全集》卷 6〈除夜病中贈段屯田〉上冊，頁 69。 
27 《蘇東坡全集》卷 76〈與程正輔〉第 8冊，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頁 4250。 
28 《蘇東坡全集》卷 3〈和陶讀《山海經》其八〉下冊，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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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能寐，起坐夜未央。」了，由此自不難想見蘇軾對於長生的渴望與追求。不

過吾人並不能因此而認為，蘇軾對長生的追求，是蘇軾超曠生命情調上的迷障，

因為這是蘇軾永遠對生命抱持最大熱忱與信心的一種表現，它與生命情調其實孕

自共同的回歸基質，一如前文所言，蘇軾的超越並不在超越本身，反而體現在超

越的回歸之後，蘇軾對於長生的追求，其實就是在生死此維面上，對於有限之超

越29後的回歸。而事實上，超越死亡後，本亦當尋求生命之延續，不然則徒於虛

無，而追求生命之前提，亦在超越死亡籓籬，不然則必重蹈「欲將駒過隙，坐待

石穿溜」的徒然。蘇軾對延年養生的追求，並非拘於不死的執著，他是在有限的

生命中，以「不負它」的態度、盡人事的方法做一種延續的努力，譬如他在海南

時期曾言：「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夏無絺葛，冬無炭，獨有一窮命耳。以此一

有而傲四無可乎？聊發千里一笑也。軾再啟。」30從中，我們看不見蘇軾在面對

死亡之威脅時的消頹喪志，反而在困乏至極的環境中，看到了蘇軾笑看艱危的強

韌生命力，蘇軾對生命之忱的最佳註解實莫過於此文。 

 

（二）  從有限到無限––死亡的思索與超越 

 

    蘇軾一生多次與死亡相鄰，他對勞生有限，人生虛幻的感受，不能說不深刻，

然而人生如流的思想基礎，卻也同時提醒著他，水域長度有限之必然，以及超越

於生命之流之上的無限可能，因此他在「生」之一事的觀點，在於盡力而不執著，

對於「死」之一事，則在於對本真的追求與超越。 

烏臺詩案時期，蘇軾首次與死亡比肩，當時他自度不能堪，而將死於獄，遂

欲遺詩子由，詩中有句：「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驚湯火命如雞。」31生動表現蘇

軾在面對死亡時心神之恐懼無助，即便蘇軾很快自其中振作，坦然以對，但是他

對人生苦難的意識卻自此更一發不可收拾。王水照先生曾指出，對於人生有限和

自然永恒之矛盾的發現，是人生苦難意識之所以產生的前提，蘇軾對主體有限性

的沈思，對人生苦難的感受正是出自這樣的前提下，並以類似於「人生如流」的

                                                 
29 將於（二）「從有限到無限」中詳細論述。 
30 孔凡禮《蘇軾年譜》〈晚香堂蘇帖〉，卷 37，北京，中華書局，1998.2，頁 1294。 
31 《蘇軾東坡全集》卷 2〈獄中寄子由二首之二〉下冊，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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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懷，遣以「人生如寄」一詞反映於詩文中。總觀蘇軾之詩集，共於九處中用了

「吾生如寄耳」一句，其中七處就是寫於台獄之後的二十年間，包括〈過淮〉、〈和

王晉卿〉、次韻劉景文登介亭〉、〈送芝上人遊廬山〉、〈謝運使仲適座上，送王敏

仲北使〉、〈和陶擬古九首〉及〈鬱孤臺〉等，反覆的使用，所突顯的正是他對人

生無常性的感受。但是對人生是一苦難歷程的認知，並未因此而使蘇軾失心喪

志。我們發現在蘇軾的詞集裡，有高達八十句的詞文用了「夢」字，其中與人生

相連，表達人生如夢之不實特質的，亦占了四分之一，如「休言萬事轉頭空，未

轉頭時是夢。」〈西江月〉（三過平山堂下），又「笑勞生一夢，羇旅三年，又還

重九⋯」〈醉蓬萊〉（余謫居黃州。三見重九。每歲與太守徐君猷會於棲霞樓。今

年公將去。乞郡湖南。念此惘然。故作是詞）這充份顯示，蘇軾對人生的認識保

有了一個轉圜空間。試看蘇軾詩詞文中，最能夠明白表現其對人生生死之觀想的

〈別海南黎民表〉一詩：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游。 

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32 

 

詩中蘇軾將「生」、「死」、「夢」三者並舉且加以等同，指出三者並無任何的優劣

或區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將生、死二者等同視之，是死生齊一觀的表明，而

將生死二者與夢等同，則昭示了蘇軾死生齊一觀的基礎，是對人生其實如夢如流

之虛幻性的了然於心。前文曾提及，子野所教之出世間法在破妄而歸真，「歸真」

之前，首在「破妄」，對蘇軾而言，人生如夢此種特殊的虛幻性存在，正是使其

得以終結人生苦難意識以「破妄」之利器，蘇軾後來在貶謫海南時期，能對死生

一事坦然以對，「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

亦東坡之家風也。」33實是「破妄」之後的結果。易言之，蘇軾就是在這個虛幻

性的認識基礎上，突破了死亡籓籬，超越生命的有限性，這與他對人生為一流程

的認識與超越，基本上表現出一種殊途同歸的思維結構。 

    需要釐清的是，超越生命的有限性，僅僅指出生命亦蘊有「無限性」的可能，

                                                 
32 《蘇東坡全集》卷 9〈別海南黎民表〉第 2冊，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頁 514。 
33 《蘇東坡全集》卷 4〈與王敏仲八首〉下冊，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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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並未代表無限性之已然達至，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主要關鍵點仍在於超越的方

式。蘇軾和前人在認識了人生之虛幻後，將生命導向對長生之追求、或者純然的

享樂與順應不同，他對於生命之有限性的超越，是在認識了虛幻本質後，揚棄外

在干擾，而反回自身尋求對主體的把握，並從中肯定主體存在之價值。他的名篇

〈百步洪〉一詩，即是因感念人生之虛幻無常而作，進而從外在無常的幻變中，

得出「但應此心無所住，造物雖駛如吾何」的體會： 

長洪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雁起，亂石一線爭磋磨。 

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 

四山眩轉風掠耳，但見流沫生千渦。嶮中得樂雖一快，何意水伯誇秋河。 

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覺一念逾新羅。紛紛爭奪醉夢裏，豈信荊棘埋銅駝。 

覺來俯仰失千劫，回視此水殊委蛇。君看岩邊蒼石上，古來篙眼如蜂窠。 

但應此心無所住，造物雖駛如吾何。回船上馬各歸去，多言譊譊師所呵。

34 

只要把握住心，就能超越造物與時空之限，獲得個體精神的自由與永恒，蘇軾就

是從這條否定身外之存在轉而肯定自身之實存的途徑，自「破妄」走入「歸真」

而創造了生命的無限性。事實上，這也恰恰的呼應了東坡在窮達與物我上的思索

與超越，從中吾人可窺見蘇軾人生思考的一貫性。 

     

結論 

    回觀蘇軾對生命的觀想，大體而言均以多維面的「人生如流」做為其思考的

基本走向，因此，筆者基於其人生思考的一貫性，將其對生命之觀想與超曠之內

在實質分二個層面來做歸納。首先，在主體之外的生命寄寓之所，包括環境、際

遇、人事⋯等，蘇軾稟其人生乃一流程的觀點，以及對外在表象之虛幻性的認識，

而採取一種抱持著信心與希望的超脫態度來面對，他認為對於外在不具有真實性

的追求，將使主體陷於這種虛幻性而失落，因此他不執著於窮達，不執著於生死，

亦不執著於物我的存在方式，表面上蘇軾看似以順應之姿與世浮沈，事實上蘇軾

是在浮沈之外，甚至是在浮沈之上，因為他早已把握了人生如流，「浮」與「沈」

                                                 
34 《蘇東坡全集》卷 10〈百步洪二首：其一〉上冊，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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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一種必然的道理。其次，在對主體的把握上，蘇軾認為在永遠呈現著流動態

勢的生命歷程中，只有實現真我才是在流淌裡成為砥砫，而不隨波的方法，也就

是說，只有主體本真才是唯一真實的存在，因此在回歸於經驗界後，對主體的把

握以及真我於經驗界的實現，方可使生命自有限達於無限，而一旦達於這種無

限，自身的真我實體其實也就等同於世界的真我實體，外在的虛幻將隨真我實體

而變化，顯出其本真面貌，因此其所架構出的物我合一、生死齊一觀，都是在使

主體超脫於現世拘囿的真我實現，而窮達不易其操則是主體在超越後的回歸，值

得指出的是，它不僅是真我的實現，更是蘇軾所以為之超越的實在義，換言之，

就蘇軾言，超越與回歸不僅必須是同時並在的存在，亦是相得益彰的存在。也正

是在這種超越與回歸之間，蘇軾的生命遂激盪出一種無所不在的融入與無所不在

的超越之特質，蘇軾超曠的人生觀想，正是在此種飽含著高度哲理與悲憫情懷的

內在實質中，展現出它獨具的特殊性，而或許正是由於此種即世與離世須並行而

不悖的特殊性，蘇軾的文學方才呈顯出多重面向的美感，因此吾人可以在超曠之

作中，見到其對生命的愛賞與期許，在「非超曠」的作品裡，亦可見其不困於塵

世的生命智慧。總而言之，對生命如流這種虛幻性的把握，對生命多維的思考與

堅持，是蘇軾在千百年後，仍能以其生命與文學震撼世人的力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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